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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判长同意，法院允许被告
人何深国和家属见面。何深国的
父 母 、妻 子 、妹 妹 获 许 进 入 羁 押
室。看到自己的亲人，何深国没有
想象中的哭泣和拥抱，始终非常的
冷静，听完父亲的讲话后，他津津
有味地吃着家属为他准备的可口
饭菜。

妻子静静地看着他吃饭，并不时
和他说话。吃完后，妻子握着何深国
的手突然哭了起来，她站起来亲了他
的额头，并亲吻何深国的脸颊。

砍杀计生干部 广西男子一审获死刑
当地对计生工作不理解 有村民在其杀人后喊好

昨日上午11时，广西壮族自治区防
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
杀人罪判处何深国死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同时判处被告人何深国
赔偿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
损失合计人民币28万余元。

现场

与妻子吻别

回顾

3分钟之内砍倒6人 最终导致2死4伤

2013年7月23日早上，33岁的何深国
用报纸裹好山刀，骑上摩托冲出村落。数
小时后，在20余公里外的东兴市计生局，
血案发生，何深国挥刀行凶，致2死4伤。
这位广西省东兴市大桥村的村民，用最极
端的方式施暴。事后，官方公布，何患有
精神疾病。然而在凶案的背后，隐藏的却
是计生政策的执行与当地“乡情”之间的
复杂矛盾。这并非东兴特有的烦恼。在
中国许多乡镇，计生员工正在从事一份
“危险”的职业。他们面对误解、咒骂、殴
打甚至刀锋。如何解决基层计生执行困
境，已成为一个公共难题。

7月23日早上8点40分左右，东兴
市计生局内，多数工作人员刚到办公
室，一场血案便开始了。

计生委工作人员王宝回忆，当时，
何深国走进三楼办公室，3分钟之内便
砍倒6个人。

王宝回忆称，凶手每一刀都砍向
同事的颈部，同事纷纷用手去挡，有的
手断了；有的受了重伤；反应慢一些则
当场死亡，“最惨的要数一个领导了，
差一点点，脖子就全断了。”

40 岁的黄厚汉就这样倒在血泊
中。他是东兴市计生协会副会长，有媒
体报道称，他死前还为局长挡了一刀。
血案中的另一位死者为计生系统女性
工作人员，刚过30岁，家中刚盖了新房。

在那个血腥的上午，何深国的暴
行仍未停止。

伤者梁律师在计生局二楼一家律
师事务所工作。当时，他正准备回事
务所取材料，刚走到一楼楼梯口，就看

到何深国匆匆跑下来。
梁律师还没反应过来，刀锋便劈

了过来。他本能地用手去挡，手臂当
即被砍断。梁律师掉头就跑。高速跑
动中，何深国又朝他腰部砍了一刀。
幸好，何深国并未紧追。

行凶之后，何深国并无离开意向，
他提着刀，在计生大楼和院子里四处
游走，继续寻找屠杀的对象。

这引发了整个计生局的恐慌。有
些计生工作人员向外逃离，有的则紧
锁房门，不敢出来。

最后，何深国守在大院门口。王
宝分析，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阻止
计生人员逃离，同时阻止救护车进入
现场抢救伤者。

接到报警后，东兴市公安、边防等
出动了100多人。警察和武警手持长叉
和棍棒，把何深国围在计生局门口，最
终将其制伏。官方信息显示，血案中2
人当场死亡，4人重伤。

利刃下的职员

大桥村村口有家烟店。血案当日
的清晨，何深国扔下了最后一句话：“拿
包好烟给我，我再也不回来了。”

何深国家是村内一座简陋的水泥

房。何深国的老父老母住一间，何深国
和妻子住一间，何的四个孩子挤一间。

警方通报指出，何有精神病史，于
2010年6月领取残疾人证（三级精神残
疾）。多位村民证实，何深国小时候有
精神病症状，砸过东西，但没伤过人。
何性格内向，平时很少说话，相对于村
里爱打牌的年轻人，他算得上勤劳。

除却精神疾病，他唯一的压力便是
超生。

何深国的邻居感叹说：“何家太能
生了，一年生一个。”

这为他日后行凶埋下伏笔，当地官
方通报称，血案前日，何深国到东兴市
计生局要求办理其第 4 个孩子的入户
手续，因其尚未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
计生部门工作人员提出要他在依法缴
纳社会抚养费后再来办理。

熟悉何深国的村民则称，此前为了
给女儿上户口，何深国与计生干部产生
矛盾，故而报复。

办户口遭拒引发血案

沉重的计生压力
这是沉重计生压力下发生的

一个极端案例。在当地，计划生
育堪称村委会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大桥村村政府的操场上，
最显眼的是阳光计生政务公开招
牌，上面显示：村计生领导小组
组长为村支书刘汉中，副主任为
村主任杨维祥。招牌上还公布
了有奖举报电话、社会抚养费征
收标准。

然而当地村民称，在村里，计
划生育政策不受欢迎，村民普遍
重男轻女。“只有有男孩，家才撑
得起来。不然谁都欺负你。”一个
老年人说。此外，有村民认为，养
孩子防老，多几个更好。

在距大桥村不远的马路镇人
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办公室，一个工
作人员对记者诉苦：计生工作非常
辛苦，经常需要带着附近医院的医
生和护士下乡，早出晚归。

在办公室墙上可以看到，不
到10个工作人员每人负责一个村
庄。墙上还挂着用夹子夹着的一
沓统一打印的“东兴市××镇孕 12
周及以上引产申请表”。

一 位 何 深 国 家 的 熟 人 表
示，经常有计生干部清晨就去
超生户家敲门，要求其追缴社
会 抚 养 费 ，后 者 不 胜 其 烦 ，曾
与计生干部发生冲突。

在理念和现实的冲突之下，
计生工作人员开始行走于危险的
钢丝之上。他们的行为很难被理
解。在血案发生后，村民在接受
采访时往往对何深国报以同情，
甚至有村民高喊“杀得好”。

计生局一位伤者的家人亦表
示，配偶平素很少谈及工作。其他
死伤者的家人对于计生工作中的
困难，甚至都已没有诉苦的心情，
只是简述“太累，没心情”，不愿意
再提及。
据搜狐网（王宝为化名）


